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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佛教的醫療向來是學界感興趣的主題之一，前此有關的研究包括兩方面；一是

純粹就佛教中醫療的理論和醫方討論，1 一是就佛教僧人的醫療言，2而很少就僧人

                                                           
1  池口惠觀，《佛教の醫療》，大阪市，東方出版, 2003。二本柳賢司，《佛教醫學概要》，

京都，法藏館，1994。 
2  曹仕邦，《中國沙門外學的研究：漢末至五代》（台北，東初出版社，1994）；陳明，〈沙
門黃散：唐代佛教醫事與社會生活〉，收入：榮新江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

辭書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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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而論。然而，從禪宗的清規，到日本入唐僧人的著作中，都可得知此一時期寺

院僧人，和當時俗人一樣，經常飲用著隨著季節變換、調理身體的湯藥，並且將它

溶入寺院生活和宗教儀式之中。3本文主要討論唐、宋時期某些寺院僧人服用養生藥

品的情狀，除了上述的湯藥之外，他們也不時服用丸藥、乳藥和藥酒，這是當時社

會養生文化的一部分。 

  寺院中所喫的各種養生藥品：丸藥、石藥、藥酒，都不是在生病的情況服用的

藥，因此，首先會使人想到以下幾個問題：一，佛教律典中對於僧人服藥有很細密

的規定，那麼它對在無病的情況下服食這些藥品，有沒有任何的規定？二、酒是佛

教最基本的戒律「五戒」之一，即使俗家信徒受了五戒，都不應飲酒，至於僧人喫

藥酒──特別是喝養生的藥酒是否違反戒律呢？本文首先敘述佛教律典對藥的界定

和規範，事實上，佛教的律典對於食物和藥物有很細密的規範，酒是佛教最基本的

五戒之一，理當是在禁斷之列的；但佛教的戒律允許以酒和藥治病，但也有一定的

限制。第三、四節分別敘述僧人服用丸藥、金石乳藥和藥酒的情況。第五節從唐宋

世俗社會中的養生風氣，以探討當時寺院僧人服用養生藥品的由來，也只有從此才

得以理解寺院中的丸藥、乳藥和藥酒。另外，從諸《高僧傳》中，乃至於北宋來華

訪學的日本僧人成尋所撰的《參天台五臺山記》一書中，可以得知有一些僧人不但

喫藥酒，也飲一般性的酒。本文透過唐宋時期佛教信仰的變化──包括從「聖僧」

信仰發展出以酒供養僧人的習俗，以及部分漢譯密教儀軌中的以酒獻祭，說明對當

時人而言，僧人的飲酒和藥酒有其合理性；不過，就戒律的角度而言，這仍然是不

合法的。 

二、 佛教戒律中的藥與酒 

  為了理解唐宋時期部分僧人所喫的養生藥品和藥酒，是否合乎佛教律典的規

範，必得先了解戒律中對藥和酒的規定。就律典中藥食的規定，養生湯藥的材料都

是植物，基本上不違反規定；至於金石乳藥，在戒律中鍾乳列為藥材，在食用上有

一定的限制，這可能寺院中多以鍾乳為亡僧的祭品，而未見僧人服用實例的原因。

酒則是五戒之一，本在禁斷之列，就連藥草作的酒也不許飲用；但如作為治病之用，

則可以飲用。在此要特別說明的是：關於僧人飲酒或藥酒的情形，無論就不同宗派

的寺院或是個別僧人，都有很大的差異，如禪宗寺院是嚴格禁酒的，有些僧人甚至

拒絕以酒做為治病的藥。 

                                                           
3  拙文，〈唐、宋佛寺中的茶和湯藥〉，（發表於：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寺院國際研討會」”Buddhist 

Monasticism in East Asia Conference”,Cambridge, England. 1 July- 2 jul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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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戒律中對「藥」規定 

  佛教戒律中對「藥」的規範有兩個層次，廣義的藥是指所有的食物，狹義的藥

則是生病時所服用或使用的藥物。此外，佛教中對「病」的界定，除了世俗不同形

體上的病痛之外，飢餓也是一種病；在形而上的層次裡，世間人的迷而不覺，更是

人的大病。在治療形體上的病時，律典對於可以吃什麼藥，在什麼時候吃，以及服

用的時間，服用的方法等，都有很細緻的規定。在治療飢病所食用的食物是以植物

性的為主。 

  依律典中作持門共有二十類，第七類就是「藥犍度」，犍度意為篇章之意。在佛

教的律典中，飢餓也是一種病，因「患累之，軀有所資待，無病憑食，有疾須藥。」

4為了治療飢病，便須用食物，因此，食物也稱之為「藥食」。《釋氏要覽》上篇，「正

食」條，引諸律將這一點詮釋得很清楚，引《南山鈔》云：「時藥，謂報命支持勿過

於藥，但飢渴名主病，亦名故病。每日常有故，以食為藥醫之。」又，《順正理論》

云：「身依食住，命托食存，食已能令身心適悅安泰故。」5律典中規定僧人在早粥、

午齋之時，要有五種觀想：一計功多少，量藥來處；二自知行德，全缺應供；三防

心離過，貪等為宗；四正事良藥，為療形苦；五為成道業故。6其中第四、五項也明

言食物是一種治療形體飢苦的良藥，以及喫此食物為的是延續生命，以資修行成就

道業。圓仁《入唐求法巡禮行記》敘述他在五臺山竹林寺所見到的齋僧禮佛會上，

係以「花燈、名香、茶、藥食供養賢聖」，7以及在藍田縣的佛牙供養會上「諸寺赴

集，各設珍供，百種藥食，珍妙 花，眾香嚴備，供養佛牙。」8這些齋僧、供佛的食

物，就稱為「藥食」。 

  律典中將藥食分為四種：「時藥」、「夜分藥」、「七日藥」和「終身藥」（盡形壽

藥）。「時藥」主要作為早齋和午齋的食物，分為三大類，計十五種食物──五正食

（餅麨糒異肉）、五助食（根莖枝葉菓）和「五似食」（床粟、囗麥、弟子、加師、小

麥擣令碎熱食之，幾乎包含了所有蔬食的食物。至於「夜分藥」指的是果汁，9由於

                                                           
4 《彌沙塞羯磨本》，（大．1424，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二冊），卷一，頁 221a。 
5 《釋氏要覽》（大．2127 ，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四冊）卷上，「中食」，頁

274a。 
6 《曇無德部四分律刪補隨機羯磨》（大．1808，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冊），卷
下，衣藥受淨篇第四，頁 502b 

7  小野勝年，《入唐求法巡禮行記の研究》（京都法藏館，1964初版，1988新一版）第二卷，
開成五年（840）五月五日，頁 441。 

8 《入唐求法巡禮行記の研究》，第三卷，會昌元年（841）二月八日，頁 351。 
9 《律戒本疏》（大．2788，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五冊）：「夜分藥，謂八種菓
醬：一名周利，二名牟利，三名拘利，四名舍利，五名舍都，六名類樓，七名利，八名蒲

桃；除蓏餘一切菓悉得作醬。八種菓醬未濟漉澄清，名「時藥」；已漉澄清，名一「夜分藥

」。」由此可知，雖然律典中指稱八種果醬為「夜分藥」，但是除蓏餘之外，其他一切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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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過午不食，夜分藥當係指晚間的療飢的菓汁，如果吃菓子，就算是「時藥」。「七

日藥」指「酥、油、蜜、生酥、石蜜」五種 ，10因為這四種東西可以用來治病，同

時它也屬於美味食品，俗家信徒有時用它來供養僧人請法，11為了防止僧人多所屯

積以及貪嗜此藥的緣故。如果服用此四藥超過七日，則是犯戒的： 

若諸病比丘尼．畜藥酥油、生酥、蜜、石蜜得食殘宿．乃至七日得服．若

過七日服．尼薩耆波逸提。12

  養生的藥並不是作為治療生理上疾病之用，因此，如果從律典來看，湯藥或丸

藥絕大多數是以植物性的藥材製成，並不違反戒律。另外，如果說養生的藥物要在

律典中找到它的合法性，律典中有「四月藥」可能是最相近的規定了。所謂的四月

藥指的是「蘇、油、蜜美味上藥」，13它原來是「七日藥」，即不可食用超過七日的

食品。14不過，俗家信徒在四月時得以這些美味的食品供養僧人，15但過了四月，就

不可再吃，否則即是犯戒，《四分戒本疏》卷三： 

過受四月藥 請戒第四十七 制意者。然篤信士供辦美藥。延請僧眾，虔心

供養。施主有限。宜應將護，稱施而受。今過受他藥。長貪惱物。敗善增

惡。損處不輕。﹍_﹍此戒因六群比丘起過。故制戒16

正是因為酥、蜜等物是美味食品，在戒律中有所限制，因此梁武帝〈斷酒肉文〉中

也禁斷自己和僧人的酒肉，以及乳．蜜、酥、酪。17

                                                                                                                                                    
子都可以作菓醬。《律戒本疏》雖然列在疑偽部，但是由於律典的部帙浩繁，僧人未能全

讀，這種經過僧人重新整理的戒律疏本，正是流行在佛教教團中的戒律與規範。關於疑偽

經典的價值，參見牧田諦亮，《疑經研究》（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頁 104。 
10  姚秦．佛陀耶舍, 竺佛念等譯，《四分律》（大．1428，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十
二冊），卷四十二，藥揵度之一 869b-ｃ。  

11 《彌沙塞部和醯五分律》（大，1421，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四冊），卷十
八，第三分之四布薩法：「時諸居士。布薩日持時食、時飲、七日藥、終身藥至僧坊供養。

欲聽法受八分戒。」頁 123b。 
12 《四分律》，卷二十三，二分之二明尼戒法，三十捨墮法，頁 728-2。 
13 《律戒本疏》（大．2788，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十二冊），卷一：「（九十波
夜提）七十四受四月自恣請乃至除獨自恣請 釋摩界請佛及僧。夏四月施藥。隨所須服。

一切自恣。六群比丘不病，限過更求。求蘇油蜜美味上藥。」頁 636b。按：本律疏係收在

「疑偽部」，但近年來學者如牧田諦亮認為「中國撰述的經典」（疑偽經典）反而更能反

映中國佛教的面貌。 
14 《四分律》，卷十，三十捨墮法之五：「自今已去，與諸比丘結戒，集十句義，乃至正法

久住，欲說戒者當如是說：若比丘有病殘，藥酥、油、生酥、蜜、石蜜齊，七日得服．若

過七日服者。尼薩耆波逸提。」 
15 《毘尼母經》（大．1463），卷八：「夏四月中用雨浴衣。若檀越施僧四月藥令服者。僧

即應受用。不得過四月。」頁 844b。  
16 《律戒本疏》，頁 612ａ。 
17 《廣弘明集》（大．210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二冊），卷第二十六慈濟篇，

〈斷酒肉文〉：「弟子蕭衍今日當先發誓，以明本心：從今已去，至于道場，若飲酒放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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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典中針對生病所服的藥，有很詳細的規定，包括：何種藥材可以服用，該在什麼

時候服用，服用的期限、服用的方法等，超過其中的規範就是犯戒。養生金石之藥

中的石英、鍾乳，都是列為治病之用的。18《高僧傳》中記載；劉宋時僧人道冏師

事僧懿，僧懿生病時，曾命他到河南霍山去採鍾乳。19

  戒律中對於不可食用的食品如蒜等，在作為藥用的情況下，是可以使用。20此外，

對僧人吃東西時間上也有一定的規定。因此，對於養生的藥品，端看各個時代或個

別僧人的取捨，以廣義的藥而論，則養生的藥當是可以服用的，但是如果就狹義的

藥而論，則連服用律典所允許的酥油、糖、蜜等藥都不可超過七日。 

(二) 戒律中的酒與藥酒 

  酒是佛教最基本的五戒之一，戒律中對於禁止食用的戒律中對酒的規定，是完

全禁酒的，對於酒的禁戒，在經典中隨處可見，即使在家信徒受了五戒，就不應飲

酒；至於僧人是絕對不可飲酒。道世（？─683）《法苑珠林》（大．2122）卷九十三，

提出如喝酒而不亂性生罪者，仍然是不可以飲酒：  

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不醉，又不弊神，亦不

生罪，此人飲酒，應不得罪，斯則能飲無過，不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

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

防非，本為生善，戒是生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兩斷，乃名戒善。

今耐酒之人，既不亂神，未破餘戒，實理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教，

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不飲酒，非持戒。21

  如上所說，飲酒無論如何是犯戒的，唯一的例外是在生病時，用其他的藥都無

法治癒時，才可以用到酒，如《四分律》： 

﹍﹍不犯者，若有如是如是病，餘藥治不差，以酒為藥。若以酒塗瘡，一

切無犯。22

                                                                                                                                                    
起諸婬佚，欺誑妄語，噉食眾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酪。願一切鬼神，先當苦治蕭衍

身，然後將付地獄閻羅王，與種種苦。乃至眾生皆成佛盡。」297c。 
18 《四分律刪繁補闕行事鈔》（大．1804，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冊）卷下，四
藥受淨篇第十八：「﹍﹍隨以藥首一名標目。餘者藥分稱之。如石英鍾乳黃耆白木丸散湯

膏煎等。並例知用之。」頁 117c。 
19 《高僧傳》（大．2059，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第十二，亡身誦經，誦經
第七，〈釋道冏傳〉，頁 407a。 

20《四分律》，卷二十五，一百七十八單提法之二：「「若比丘尼噉蒜者波逸提．﹍﹍不犯者．

或有如是病．以餅裹蒜食．若餘藥所不治．唯須服蒜差聽服．若塗瘡不犯．」，頁 736ｃ。 
21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三冊，頁 974c。 
22 《四分律》，卷十六，頁 671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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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律》卷八，佛陀還指示如何以酒為藥的步驟： 

佛以彼此因緣種種呵責諸比丘已，告諸比丘，今為諸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說，若比丘飲酒波逸提。時沙竭陀佛制戒已，不敢復飲，以先習故

氣絕欲死，飲食不消，不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令嗅酒器，嗅酒器不

差。佛言：以酒著餅中、若羹粥中，令噉。噉不差。佛言：聽以酒與之。沙

竭陀得已，便差，即以白佛，佛言：已差，應漸漸斷之。23

  戒律允許以酒作藥，或者以酒入藥，用以治療病患。不過，養生的藥酒畢竟不

是在生病時飲用的，是不是犯戒呢？在佛經和戒律中，都明言從沙彌、沙彌尼到沙

門都不許飲藥酒，《佛開解梵志阿颰經》（大．20）明言僧人不得飲藥酒：  

沙門不得飲酒、嗜肉、思嘗氣味，不得服藥酒，及詣酒家。24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大．1471）卷一，也說沙彌不可飲藥酒：

沙彌之戒，盡形壽不得飲酒、無得嘗酒、無得嗅酒，亦無粥酒。無以酒飲

人，無飲藥酒，無止酒舍。﹍﹍寧飲洋銅，慎無犯酒，有犯斯戒，非沙彌

也。25

《大愛道比丘尼經》（大．478）卷上，更說不得以有病作為藉口，而喝藥酒：  

五者沙彌尼盡形壽不得飲酒，不得嘗酒，不得嗅酒，不得粥酒，以酒飲人，

不得言有（疾）欺藥酒，不得至酒家。26

《大智度論》(大．1509)也認為藥酒是不可以喝的，其中也提到酒雖然「能破冷益身，

令心歡喜」，對身體有益，但是益少害多，仍是不該飲酒的： 

不飲酒者，酒有三種：一者穀酒、二者果酒、三者藥草酒。﹍﹍藥草酒者，

種種藥草，合和米麴、甘蔗汁中，能變成酒；同蹄畜乳酒，一切乳熱者，

可中作酒。略說若乾、若濕、若清、若濁，如是等能令人心動放逸，是名

酒，一切不應飲，是名不飲酒。問曰：酒能破冷益身，令心歡喜，何以不

飲？答曰：益身甚少，所損甚多，是故不應飲。27

隋．智顗《法界次第初門》（大．1925）、北魏末年僧人法藏所撰《梵網經菩薩戒本

                                                           
23 《五分律》（大．1421，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四冊），卷八，頁 59ｃ。 
24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一冊，頁 259c。 
25  同前書，第二十四冊，頁 926c。 
26  同前書，第二十四冊，頁 947b，按：「不得言有欺藥酒」，當作「不得言有疾欺藥藥酒」，

據：梵網經菩薩戒本疏（181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冊），卷四，飲酒戒
第二，引本經云：「大愛道比丘尼經云：不得飲酒，不得嘗酒，不得嗅酒，不得鬻酒，不

得以酒飲人，不得言有疾，欺飲藥酒，不得至酒家。」頁 636a。 
27 龍樹菩薩造，後秦．鳩摩羅什譯，《大智度論》(大．1509，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二十五冊)，卷十三，釋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158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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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大．1813）中，也節略前述《大智度論》的話，認為不飲酒戒包括了藥酒。28

三、 寺院中的丸藥、乳藥和石藥 

  從唐代中期以後，茶也被視為一種養生藥品，和前述當時社會上流行的養生湯

藥，逐漸在寺院生活演重要的角色，禪宗清規中的茶禮和湯禮，對於在什麼時間喫

茶、什麼時間喫湯，都有細緻的規定，並且衍化成寺院中的茶禮和湯禮。29此外，

有些僧人在不生病的時候，也不時服用丸藥、乳藥和石藥。 

（一）、丸藥 

  唐、宋寺院中僧人所服用的丸藥包括以下三種：一是在茶會、湯會或茶湯會中

服用的「茶藥丸」。二是風藥丸，它是在冬天的時候、或是在洗浴之後，為保養調劑

身體服食的。三是其它各種丸藥，如辰砂丸、靈寶丹等。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北

宋的禪寺中，茶藥丸不僅是服用的養生品，它更被清規描述為茶、湯會儀式中的一

環，由此可見寺院對於養生丸藥的重視。 

1. 茶藥丸 

  唐、宋時人稱「茶藥」，絕大多數是指茶和養生的湯藥，多半的時候是以「點湯」

或「點茶藥」明示；30另外，也還有一種稱為「茶藥丸」的丸藥。在相關記載中，

對茶藥丸是什麼內容，都沒有說清楚。北宋來華的僧人成尋（1011─1081）的《參

天台五臺山》中記載，他在熙寧五年（1072）十月廿九日住在汴京（今開封市）太

平興國寺傳法院時，當寺的廣智大師請他喫茶藥丸： 

（延久四年一０月廿九日），至曉向廣智大師房，有茶藥二丸。31

  宋代僧人宗賾的《禪苑清規》（成書於北宋徽宗崇寧二年，西元1103）一書中，

隨處可見僧人在茶、湯會中喫茶藥丸的規定，如〈赴茶湯〉一節中云： 

                                                           
28《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六冊，卷上之下，五戒初門第十四，五不飲酒戒，頁 671a。同
前書，第四十冊，卷三，初篇酤酒戒第五，頁 626ａ。 

29 拙文，〈《禪苑清規》中所見的茶禮和湯禮〉，（將發表於「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開

所七十五週年記念中國宗教文獻研究國際研討會」，2004 年 11月 18-21日。） 
30 平林文雄，《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8），（延久四年五

月）「廿八日丁未，雨下，辰時向州衙，謁知沙卿，先來向階下，次共登著寄子。通判郎

中第二官人著赤衫，與使君對坐。次小僧坐奧，小僧以通事申云欲安下國清寺由，即奉國

清寺牒并自牒，令覽杭州牒。有點湯。退出之，使君被送。從階下切告令歸了。次向司理

秘書衙，有點茶藥。」頁 36。 
31 《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卷四，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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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頭特為之人，專看主人顧揖，然後揖上、下間喫茶。不得吹茶，不得掉

盞。不得呼呻作聲，取放盞橐，不得敲磕。如先放盞者，盤後安之，以次

挨排，不得錯亂。右手請茶藥擎之，候行遍，相揖罷方吃。不得張口擲入，

亦不得咬令作聲。32   

上文規範僧人在茶會中喫茶藥丸的禮儀，要用右手拿著茶藥丸，等所有與會的人都

發給了藥丸時，才可以開始吃；吃的時候「不得張口擲入，亦不得咬令作聲。」顯

然是指藥丸。 

「茶藥丸」有時候僅簡稱「藥」，如《禪苑清規》〈堂頭煎點〉： 

燒香之法，於香臺東望住持人問訊，然後開合上香。﹍轉身叉手依位立，

次請先喫茶，次問訊勸茶，次燒香再請。次藥遍，請喫藥。次又請先喫茶，

次又問訊勸茶。茶罷，略近前問訊，收盞槖，次問訊離位。33

茶會的程序是：（一）先燒香。（二）請喫茶，再勸茶。（三）發給藥丸，請喫藥。（四）

再請茶，再勸茶。（五）茶罷，收茶具。這種程序在各種不同目的而舉行的寺院茶會

中都是相同的，如：〈僧堂內煎點〉： 

茶遍澆湯，卻來近前當面問訊，乃請先喫茶也。湯缾出，次巡堂，勸茶如

第一翻，問訊、巡堂，但不燒香而已。喫茶罷，特為人收盞。﹍行藥罷，

近前當面問訊，仍請喫藥也。34

〈知事頭首點茶〉： 

（燒香、問訊罷）澆茶三、兩椀，擎茶盞揖當面特為人只揖參頭，及上下位，

然後喫茶。茶罷或收盞，只收主人盞，起身問訊，離位燒香，歸位問訊同前。

次藥遍，請喫藥。次請先喫茶，茶罷，收盞訖，問訊起送客至門首。35

〈入寮臘次煎點〉： 

煎點之法，燒香從寮主為頭問訊，次從首座為頭問訊。問訊罷，澆茶遍，

巡寮勸茶。良久，近前問訊云：「茶麄，恕不換盞。」乃燒香再請。又巡

寮問訊，次行藥，次行茶，次勸茶。﹍36

〈眾中特為煎點〉： 

安排坐位、香花、照牌了，當至時，門首迎客。就坐問訊，云「請收足」。

                                                           
32 小坂機融，《譯註禪苑清規》（東京，曹洞宗宗務廳，1972 年第一刷，平成四年第五刷），

第一卷，「赴茶湯」，頁 61；蘇軍，《禪苑清規》（收入：《中國禪宗典籍叢刊》，中州
古籍出版社，2001），頁32 

33  同前書，第五卷，頁 180。 
34  同前書，第五卷，頁 185。 
35  同前書，第五卷，頁 190。 
36  同前書，第五卷，頁 192。 

8 



戒律與養生之間 

燒香問訊特為人罷，問訊云「請免坐具」。﹍行茶澆湯約三、五椀，即問

訊云「請先喫茶」。湯缾出，即於特為人處問訊，勸茶收盞罷如不收盞，即

云「茶麄，恕不換盞」；如點湯不換盞，即云「湯麄，恕不換盞」，再燒香問訊

特為人。次行藥遍，即問訊云「請喫藥」。次行茶澆湯，請先喫茶，并勸

茶同前。茶罷陳謝云：﹍37

〈法眷及入室弟子特為堂頭煎點〉： 

齋後先上堂頭，照管香火、茶藥、盞槖、湯缾，慮或失事。﹍行茶遍，約

澆湯三、五椀，近前問訊，乃請先喫茶也，退身依位立。湯缾出﹍藥遍，

近前問訊乃請喫藥，復退身依位立，行茶澆湯約三、五椀或自下茶，又復問

訊乃先喫茶，湯缾出，復近前問訊勸茶，轉身依位立。﹍38

「茶藥丸」是茶會中必備之物，「堂頭煎點」中云：在茶會之前必須先準備的物品中

有：湯缾、盞槖、茶盤、香花、坐位、茶藥、照牌、煞茶。39此處的茶藥當是指茶

藥丸，因為下文有「藥囗、茶盞」各安一處，此處的「藥囗」當係指置藥丸的容器： 

齋前提舉行者準備湯缾換水燒湯，盞槖、茶盤打光洗潔，香花、坐位、茶

藥、照牌、煞茶，諸事已辦，子細請客。﹍﹍齋罷，侍者先上方丈，照管

香爐位次。如湯缾袞、盞槖辦，行者齊布茶訖，香臺只安香爐、香合，藥

囗、茶盞各安一處﹍﹍次藥遍，請喫藥。40

如果不是泛請全寺僧人喫茶，而是臨時起意請的情況下，住持人的侍者也要令行者

「安排坐位、香火、茶藥訖」，然後再請客人就坐。41另外，在〈法眷及入室弟子特

為堂頭煎點〉，在早齋之後要到方丈處為住持人點茶，在早齋後，要先到方丈室「照

管香火、茶藥、盞槖、湯缾，慮或失事。」42為了要充分供應寺院裡茶會的需要，

負責寺院財產及採買寺院所需的食品和用品的「庫頭」，也必須留意「藥」的購買，

「如山野寺院，城市稍遠，眾僧所用，及藥、蜜、茶、紙之類，亦宜準備。」43此「藥」

指的除了做湯藥的藥材之外，還有茶藥丸的材料，下文將會提到四明天壽院所做的

風藥丸聞名於當時，可知有一些寺院是由僧人自行做藥丸的。 

  到底「茶藥丸」指的是什麼樣的藥丸？在以上的資料中都未說明，它很可能和

湯藥一樣，是根據季節變換而有不同的內容。由於它是和茶一起服用的，故稱做「茶

                                                           
37  同前書，第五卷，頁 194。 
38  同前書，第六卷，頁 200。 
39  同前書，第五卷，「堂頭煎點」，頁 177。 
40  同前書，第五卷，「堂頭煎點」，頁 177-179。 
41  同前書，第五卷，「堂頭煎點」，頁 183。 
42  同前書，第六卷，「法眷及入室弟子特為堂頭煎點」，頁 200。 
43  同前書，第四卷，「庫頭」，頁 138。 

9 



劉淑芬 

藥丸」。宋．鄭谷〈宗人惠四藥〉詩云：「宗人忽惠西山藥，四味清新香助茶。爽得

心神便騎鶴，何須燒得白朱砂。」44可以幫助我們了解它服用的情形。此外，《千金

翼方》中的一段話，也可為此「茶藥丸」提供一些線索： 

人非金石。 犯寒熱霧露。既不調理。必生疾癘。常 服藥。辟外氣、和 

藏府也。平居服五補七宣丸、鍾乳丸。量其性冷熱虛實。自求好方常服。

其紅雪三黃丸、青木香丸、理中丸、神明膏、陳元膏，春初水解，散天行

茵蔯丸散，皆宜先貯之，以防疾發。忽有卒急不備難求。臘日合一劑烏膏

楸葉膏。以防癰瘡等。45 

2. 風藥丸
46
 

  寺院生活中，僧人通常在冬季和洗浴之後，會服用風藥丸。《禪苑清規》卷四，

「浴主」敘述浴主的職責中，包括了在開浴之前要準備僧人在浴室中所需的用具，以

及浴後所喝的茶和風藥： 

至日齋前，掛開浴、或淋汗、或淨髮牌，鋪設諸聖浴位，及淨巾、香花、

燈燭等，並諸僧風藥、茶器。47

日本僧人成尋在熙寧六年（1073）一月廿日早齋之後，到汴京的大相國寺浴堂沐浴，

他浴罷之後，照大師送給他「酒一瓶、菓子、風藥三丸」： 

（延久五年一月）廿日甲子，天晴，齋後小師等行向相國寺浴堂，賴緣供奉

一人留，以通事送薪沐浴。成尋一人既畢，照大師送酒一瓶、菓子、風藥

三丸。48

此外，僧人也會在冬月裡服用風藥，如熙寧五年十二月廿六日，成尋在巡禮五臺山

之後，回到了汴京的太平興國寺傳法院；當時有兩名來自五天竺西北的大天國僧人

也寄居在同一院，請成尋去他們的房間裡喫茶，同時也給在 

（延久四年十二月）廿七日辛已，雪下。參臺沿路廿八日全天晴無雨雪，著

真容院了。﹍大天國二人從南海來著廣州，今月著當院，皆喫茶藥，還房。

次入新來中天二人房喫茶藥。午時，從大天國僧房有請，即行向喫茶并「陽

                                                           
44 北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北京大學出版社，1991），第二
十冊，卷 677,頁 7762。 

45 唐．孫思邈，《千金翼方》（台北，中國醫藥研究所，1990 第四版），卷十四，退居，服
藥第三，頁 161-2。 

46 「風藥」主要是指可以除風疾的藥，稱為「風藥」，另外，凡是可以製作除風的植物藥草，
也可稱為風藥，如石南、蘭葉、  

47 《譯註禪苑清規》，第四卷，「浴主」，頁 139。 
48 《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卷六，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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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49

陽藥就是風藥。

  風藥之中，有所謂的「黑神丸」，熙寧六年三月五日，因久旱不雨，成尋和其他

著名僧人被請入皇宫後苑的瑤津亭祈雨七日。九日中午，當日祈雨法事結束後，眾

僧人約好去諸大乘師住宿的房裡，「慈照大師、惠淨和尚以「風藥丹」各一丸，與小

僧點茶。」50次日，華藏大師在瑤津亭僧人休息處，請眾僧喫茶，慈照大師也拿出

「黑神丸」，做為茶後的丸藥： 

（延久五年三月）十日癸寅，天晴。﹍瑤津亭橋左右有兩亭，西名澄柱之亭，

東名「極曦之亭」，人休息處也。華藏大師為喫茶請，即具通通事小師行

向，華藏、慈照兩大師各點茶。慈照大師與「黑神丸」一裹。51﹍ 

寺院的僧人不僅服用風藥黑神丸，當時有些佛寺所制的丸藥還很受世人歡迎，如天

壽院就以其所製作的風藥黑神丸聞名，《歸田錄》記載北宋真宗時的宰相張齊賢食量

驚人，連天壽院所作的風藥黑神丸一次就要吃五、七兩：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猪肉，每食數斤．天壽院風藥黑

神丸，常人所服不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兩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

52

按：名為「天壽院」的寺院不僅一處，其中最有名的是鄞縣的天壽院，它建於宋太

祖建隆元年，原名「天井院」，至治平元年賜名天壽院。周銖有〈天壽院記〉。53此

處所稱的天壽院可能係指此。寺院所制作的丸藥有可能是和信徒檀越結緣的，但從

上述「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不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兩為一大劑」看來，

一則當時似乎有不少人是服用天壽院的黑神丸，二則如張齊賢一次要喫五、七兩，

應該就不是寺院所能大量贈與的，因此，它也有可能對俗人發售的。另外，還有「辰

砂丸」。熙寧六年二月十六日，成尋住在五臺山的傳法院，三藏送給他「辰砂丸」十

五粒，並且囑咐他「一服七粒，臨非以生薑湯吞下」： 

（延久五年二月）十六日庚辰，天晴。齋了，梵義大師送茶，三人喫了。辰

砂丸十五粒，三藏送給，囗良藥也。一服七粒，臨非以生薑湯吞下云云。

今夜以酒服七箇了。54

                                                           
49 同前書，卷五，頁 178。 
50 同前書， 卷七，延久五年三月九日，頁 236。 
51 同前書，卷七，頁 237。 
52  歐陽修撰，李偉國點校，《歸田錄》（北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頁 12。 
53  《寶慶四明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北京，中華書局，1990），卷十三，
鄞縣志，卷二，祠，寺院，甲乙律院三十六，天壽院，頁 5172-2。 

54 《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卷六，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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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成尋在未生病的情況下，當晚就將它和酒一起服用，可見它也可以是一種保

養的藥劑。「辰砂丸」有不同的處方，可治風疾、瘧疾等病，三藏法師送給成尋的應

屬一種風藥。風藥辰砂丸也有治重症的，也有是屬於保養型的丸藥，如人參辰砂丸

和和劑局方的辰砂丸： 

人參辰砂丸出十便良方 治去骨髓內風冷。壯筋力。安神爽思。寬快膈脘。

益胃進食。55

辰砂丸出和劑方 治諸風痰盛。頭痛惡心。精神昏憒。目眩心忪。嘔吐痰涎。

胸膈煩悶。56

  寺院中還有服用一種叫做「靈寶丹」的風藥，它的功效是「治筋骨風氣，漆精

盆髓，神氣清爽，好顏色紅悅，久服輕健補暖水藏。」57宋代的禪寺中，有僧人在

做這種丸藥，《明覺禪師語錄》（大．1996）卷四： 

師一日問僧．作箇什麼來．僧云．合靈寶丹來．師云．靈即不問．作麼

生是寶．僧云．不敢秖對和尚．師不肯．自代云．洎與和尚答話。58  

值得注意的是：風藥是唐宋時期社會上流行的養生丸藥，寺院僧人服用的風藥丸殆

受世俗社會的影響，而和俗人同步服用。如前述的靈寶丹，也是宋朝皇帝賜給大臣

風藥之一種。宋高宗曾賜龍圖閣直學士耿延禧「金帶一條、通犀帶一條、錦綺等一

百匹、靈寶丹、蘇合香圓、透冰丹各一百貼。」59宋朝官方太醫局所製的「靈寶丹」

也為金人所熟知喜愛，金人取「太醫局「靈寶丹」二萬八千七百貼」。60當時社會上

從上至下，都有服用風藥的風習， 從五代開始，皇帝經常賜給大臣、及在外鎮戌的

將帥風藥，因此，後晉高祖時，安從進謀反，襄州道都行營先鋒指揮使郭金海所戰

皆捷，安從進便送他「金瓶金合酒與風藥」以誣陷他。61宋．王安中〈謝賜臘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御筆金花牋詔書、臘晨風藥一銀合者。」62此外，皇帝賜

給北國金國、高麗國使臣酒果、風藥，也成為慣例， 同時也賜給高麗使臣同樣的物63

                                                           
55  明．朱橚， 《普濟方》（北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 年三刷），卷一百四，諸風門，

風冷附論，頁 376。 
56 《普濟方》，卷一百四，諸風門，風痰附論，頁 386。 
57 金禮蒙等收輯，《醫方類聚》，第九冊，卷二百三，養性門五，聖惠方二，丹藥序，紫粉

靈寶丹，頁 477。 
58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四十七冊，頁 694-3。 
59  宋．徐夢梓，《三朝北盟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年），卷六十三，靖康中帙三十

八，頁 474-1。 
60  同前書，卷七十八，靖康中帙五十三，頁 587。 
61 《舊五代史》，晉書，卷九十四，〈郭金海傳〉，頁 1249，引《洛陽縉紳舊聞記》。 
62 《初寮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7冊），卷四，頁四十五─四十六。 
63 《宋史》，卷七十二，禮志二十二賓禮四，金國使副見辭儀，頁 2812。宋．慕容彥逢，《摛
文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3冊），卷九，頁六，〈賜高麗國進奉人

使臘辰風藥口脂酒果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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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由於金朝的官員也很喜好宋朝的風藥，因此它也成為趙宋致贈金朝官員的禮品

之一，《大金弔伐錄》卷二，〈別幅〉： 

本朝和議使鄧紹密回日，皇子郎君令館伴蕭實導意欲得白花蛇，除已附一

合送皇子郎君外，恐國相元帥亦欲得之，以一合附送。  酒五十瓶、果子

四合，茶一合，風藥一合，白花蛇一合，右請撿留白。 

甚至於庶民也經常服用風藥，在一些城市中都有風藥舖，如南宋杭州市上就有專賣

風藥的「風藥鋪」，64宋．樓鑰(1137-1213)《攻媿集》中就敘及當時宿州城內有「蔡

五經家餅子風藥」的店舖。65

3. 其它丸藥     

  從尋《參五台天臺山記》一書中，可知宋代僧人也服用其它的丸藥，如熙寧五

年六月七日，他在杭州寄居寺院的寺主送他丸藥「安元治氣正元舟」，並且告訴他服

用的方法： 

（延久四年六）七日乙卯，天，已時，陳一郎松花餅廿枚持來，從壽昌寺子

章童行送者也。寺主送安元治氣正元舟（丹），無服廿丸，湯下無忌。66

熙寧五年六年四月十一日夜，三藏法師送成尋一個小瓶子，成尋就喫了此藥「入夜，

三藏送小瓶子，服藥已了」。67在此前後文中，成尋都沒有提及自己身體不適，可知

這也是一種養生的丸藥。熙寧五年二月十九日，五臺山的三藏法師送給住在傳法院

的日本僧人尋「散十六個」，同房的僧人一同分食。68這個散當是一種藥粉，至於其

內容，則不得而知。 

（二）寺院中的乳石丹藥 

  唐宋時期，社會上服用石藥、燒煉丹藥之風很盛，石藥可以調配成五石散、三

石散等散藥服食，或者燒煉成丹藥以吞服，它的作用未必能令人羽化登仙，但至少

可以延年長壽。唐．王燾〈乳石論序〉稱「按古先服餌，賢明繼踵，合和調鍊，道

術存焉。詳其羽化太清，則素憑仙骨，若以年留壽域，必資靈助，此蓋金丹乳石之

用。」69至宋代黃庭堅〈乞鍾乳于曾公袞〉詩猶云：「寄語曾公子，金丹幾時熟。願

                                                           
64 《夢梁錄》，卷十三，頁 5b。 
65  宋．樓鑰，《攻媿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2-1153冊），卷一百十一， 
66 《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卷二，頁 45。 
67  同前書，卷八，頁 269-270。 
68  同前書，卷二，頁 214。 
69 《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七，王燾，〈乳石論序〉，頁 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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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鍾乳粉，實此罄懸腹。遙憐蟹眼湯，已化鵝管玉。刀圭勿妄傳，此物非碌碌。」70

  石藥之中，最重要的藥石之一是鍾乳，稱之為「乳藥」。由於此藥甚為珍貴，也

成為俗家信徒對僧人的供養之一，同時在高僧圓寂之後，也以此藥致祭。信徒對僧

人財物的奉獻，常稱「充乳藥之費」。開皇十一年，（591）篤信佛教的隋文帝為國師

智琰在宣州稽亭山建妙顯寺，並賜法器什物，其中就包括「賜錢五千貫．絹二千疋．

充乳藥．」71唐中宗景龍元年（707）十一月，武則天曾遣內侍至禪宗六祖韶州漕溪

能禪師住處，送「絹五百疋，充乳藥供養」。72大歷八年（773）春天，代宗賜僧人

不空「絹二百疋。充乳藥」。73五代時期，吳越國錢镠賜給淨光法師「乳藥絹二十疋，

茶二百角」74宋代俗人對僧人信施，也還稱「乳藥」若干。熙寧五年七月十六日，

少卿以錢供養成尋，便稱「今送錢貳索文省，且宛乳藥之費，幸留撿。」75

  由於乳藥成為檀施的代名詞，在禪宗的清規中，寺院住持的特支費稱為「堂頭

乳藥」，禪宗的清規中也敘述了寺院職事「化主」外出化緣，所得錢物之中，有一份

是住持的「乳藥」之費。化主外出化緣得來的財物，要分兩本記錄，一是「施利狀」，

一是「乳藥狀」。76施利狀的內容包括化得來的僧供品類、錢財若干，供養羅漢的財

物、錢財若干，化到僧粥若干。至於「乳藥狀」的範本是： 

參學比丘某甲某物若干，右謹獻堂頭和尚，聊充乳藥，伏乞慈悲容納，謹

狀。某年某月某日參學比丘某狀。77

  前面所提到的乳藥之費，似乎鍾乳僅是一種代名詞，很難看出來僧人是否真的

服食乳藥；不過，但當寺院重要僧人圓寂之時，乳藥卻是真實致祭的供品，如代宗

大歷九年，不空遷化，將葬之日，鄧國夫人張氏「謹以乳藥之奠奉祭于故國大德三

藏不空和尚之靈。」78 不空的弟子慧勝也以乳藥致奠於亡師靈前。79南唐李後主〈祭

悟空禪師文〉：「保大九年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茶、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清涼

                                                           
70 《全宋詩》，卷九九八，頁 11466。 
71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全隋文》，卷二十八，鄭辨志〈宣

州稽亭山妙顯寺碑銘〉，4187-1 
72 《歷代法寶記》（大．207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冊），頁 182b。 
73 《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不空三藏行狀》（大．2056，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五十冊），頁 292b。 

74 《四明尊者教行錄》（大．1937，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六冊），卷七，《螺

谿振祖集》，吳越錢忠懿王賜淨光法師制(三道) ，頁 924c。 
75 《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卷二，延久四年閏七月十六日，頁 69。 
76 《譯註禪苑清規》，卷五，「化主」，頁 171。 
77  同前書，卷五，「化主」，頁 171。 
78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大．2120，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五十二冊），卷四，〈臨葬日鄧國夫人張氏祭文一首 〉，頁 847b。 

79  同前書，卷四，〈弟子苾芻慧勝祭文一首〉：「維大曆九年歲次甲寅七月戊戌朔五日壬寅。

僧弟子慧勝。謹以乳藥之奠敢昭告于亡和尚之靈。」頁 84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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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悟空禪師。」80禪宗的清規中，也提到寺院重要僧人亡故後的葬儀中，都有乳藥

做為供品，《禪苑清規》卷七，〈尊宿遷化〉： 

其入龕、舉龕、下火、下龕、撒土、掛真，並有乳藥。喪主重有酬謝，院

門稍似定疊，如上尊宿諸人，須當特為陳謝。81

由上可見，乳藥在寺院中確是存在的。從《釋門自鏡錄》（大．2083）所收錄一則隋

代僧人的故事，亦可証明某些僧人是服用鍾乳的。開皇十六年，有一名叫做道相的

僧人來到山東靈巖寺，卻突然暴亡，在地獄中見到大勢至菩薩化身為靈巖寺主曇祥，

帶他去看墮入地獄中的僧人，其中有一名靈巖寺僧人法迴，在「方梁壓地獄」之中，

旁邊有一個牌子寫著他墮地獄的罪由：「此人私用僧三十匹絹」，曇祥要他回去告訴

法迴，趕快將他濫用寺院財物三十匹絹歸還，將來死後才得免 墮地獄。法迴起初還

不肯承認，後來道相敘述他在地獄所見到法迴盗用寺院財物具體事由，原來在開皇

五年時，靈巖寺教法迴上京奏請皇帝賜給寺額，給了他絹百匹，作為打點之用，恰

好朝廷有一位通事舍人是其寺的檀越，就上奏皇帝頒給寺額，不費一文錢，法迴覺

得自己於寺院有功，就用了其中三十匹絹，買了以下的東西： 

十匹買金，五匹愽絲布，六匹市鍾乳及石斛，六匹買沈香。三匹買鍮石篢

鎖三十具，其二十五具賣，五具仍在匱中。其香並現在，鍾乳、石斛用訖，

絲布現兩匹在匱，金一兩亦未用。82

十餘年之後，鍾乳、石斛都用盡，可知法迴確實服用了。 

  除了鍾乳之外，皇帝亦會賜僧人石藥，如隋文帝仁壽二年，就曾賜給天台山僧

人一些藥物，其中就有光明砂，智越在謝啟中稱：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眾啟：慈澤隆重，喜捨頻煩，僧使後還，復

垂恩賚。雜彩勝幡，莊嚴殿宇；綾羅法服，光洽眾僧。貓酥五瓶，充身去

患光明一斛，藥食兼濃。越等山野，糞掃分衛，今則被服溫華，食味珍甘。

不自度量，彌增戰懼。不任敬悚，謹啟謝聞。謹啟。仁壽二年四月十五日。

83

「光明一斛，藥食兼濃」，可知此光明砂是用來服食之用，貓酥殆酥的一種，《太平御

覽》引《傳咸集》中〈楊濟與咸書〉曰：「酥治瘡上急。」84故云「充身去患」，無疑

                                                           
80  陸游，《入蜀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0冊），卷一， 
81 《譯註禪苑清規》，卷七，頁 263。 
82 《釋門自鏡錄》（大．208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冊），卷下，慳損僧物

錄十，隋冀州僧道相見靈巖寺諸僧受罪苦事(靈巖寺記)，頁 819c。 
83 《國清百錄》（大．1934，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六冊），卷三，〈天台眾謝

啟第八十〉頁 814c。 
84  宋．李昉等編，《太平御覽》（台北，商務印書館），卷八百五十八 飲食部十六/酪酥附
餬，頁 3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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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光明砂、貓酥都是「食味珍甘」的稀有品。 

  光明砂在醫藥上的用途很廣，《本草綱目》稱「石砂有十數品，最上者為光明砂。」

85它同時也是服餌重要的成份，如唐．呂頌在皇帝生日貢光明砂的奏狀，就明說是

它是「服餌所尚」，「有驗於仙方」： 

右。臣伏以上元降聖之時，皇帝出震之日。天垂景曜，遶北斗以呈祥，人

竭歡心，願南山而為壽。前件光明砂丹等，管內所出，服餌所尚，生依仙

谷，。誠有驗于仙方。﹍﹍。86  

唐宋時期，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的的許多成分，公元756年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

皇后把宫庭所存药品送到東大寺，今「正仓院」收藏有當時捐獻的《種種藥帳》中

所列的一些石藥，如雲母粉、鍾乳床 、赤石脂等十一種石藥，和在藥帳中沒有記載

的白石英、雄黃、丹等八種石藥。87這些石藥以及正倉院其他藥物，似可從唐宋寺

院養生文化對日本寺院的影響來理解，將以另文討論。 

  僧人也有煉食丹藥者，《說郛》收錄一則有關蘇軾的故事，他在黃州任官時，有

位僧人給他兩帖燒煉藥，教他在緊要關頭服用，後來蘇軾被貶謫海南島，便是靠了

此藥的功效，沒有水土不服，而可以無病恙：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見，數日不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

兩貼，如蓮蕊而黑，曰：「此燒煉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公

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得此藥之力。88

由上文看來，丹藥也有助於調劑衛生。 

四、 寺院中的藥酒 

  關於佛教與酒，日本學者道端良秀已做了詳細的討論，89不過，他的文章中並未

見引用成尋（1011─1081）親訪北宋佛寺的《參天台五臺記》中的資料，本節主要

利用此書的資料及唐、宋詩文，對僧人飲藥酒和飲酒的情形做一具體的描述。唐、

宋時期禪宗的寺院中是嚴格地禁止喝酒，但其他寺院中則有一部分僧人不僅喝藥

酒，還喝一般的酒。《參天台五臺山記》一書裡，有不少成尋在北宋寺院中共僧人飲

                                                           
85 《本草綱目》，卷九，金石部二，金石之三，石類上，丹砂，頁 517。 
86 《全唐文》，卷四百八十，呂頌〈降誕日進光明砂丹等狀〉，頁 4910-1-2 。 
87 柴田承二監修、宮內庁正倉院事務所編集，《圖說正倉院藥物》（東京，中央公論社，2000），
頁 157-168，《種種藥帳》記載の藥物石藥類、《種種藥帳》外の藥物石藥類。 

88 《說郛》，卷十五下，876-882 
89  道端良秀，〈佛教の酒─毒酒と藥酒〉，收入：道端良秀，《中國佛教史全集》第七卷，

東京，書苑, 1985。守屋東 編輯，《佛教と酒 : 不飲酒戒史の變遷に就いて》，東京，少
年禁酒軍,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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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記載，從杭州到汴京，從天台山到五台山的寺院，都有僧人飲酒者。本文認為：

唐宋時期從「聖僧」信仰衍化而來的酒供養，和部分密教儀軌中以酒作為供祭品，

使得僧人飲酒具有某種正當性；不過，僧人飲酒或藥酒，仍然是不合乎戒律的，《宋

高僧傳》中仍是以嚴守酒戒者佔絕對的多數。 

（一）藥酒 

  從唐詩中的描述，可知當時世俗社會中有以藥酒待客的習俗，而僧院中也有類

似的情況。張籍〈題韋郎中新亭〉詩云：「藥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見閒身。」90

姚合〈喜馬戴冬夜見過期無可上人不至〉詩云：「客來初夜裏，藥酒自開封。」91另，

〈喜胡遇至〉詩云：  

窮居稀出入，門戶滿塵埃。病少閒人問，貧唯密友來。 

茅齋從掃破，藥酒遣生開。多事經時別，還愁不宿迴。 

就林燒嫩筍，遶樹揀香梅。相對題新什，遲成舉罰杯。92

而從唐．姚合〈題李頻新居〉詩中，也可知有些僧人是喝藥酒的：「勸僧嘗藥酒，教

僕辨書簽。」93《太平廣記》中有一則出自《逸史》的記載，提到淮南一位能預知

吉凶的僧人常監喫藥酒，由於他所飲藥酒中，地黃的成分太多，使得他瀉肚子。94

  唐代的僧人不僅飲藥酒，也有以藥酒待客者。唐．何延之〈蘭亭始末記〉一文，

記敘唐太宗派遣監察御史蕭翼去找僧人辨才，套出他深藏的「王羲之蘭亭序」帖，

蕭翼假扮為一個書生，前往山耹山陰嘉祥寺越州訪參辨才，兩人談詩敘藝，相見恨

晚，辨才留他住在寺裡，當晚還請他喫藥酒： 

﹍﹍設缸面藥酒、茶、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河北稱甕頭，謂初熟酒也。

酣樂之後，請賓賦詩。辯才探得來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

里來。披雲同落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旅鴈哀。非君有祕術，

誰照不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良宵，殷勤荷勝招。彌

天俄若舊，初地豈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自調。誰憐失翼，長苦

空飄。」95

  在成尋的記敘裡，一共有四次在寺院中喫藥酒的經歷。熙寧五年六月十日，成

                                                           
90 《全唐詩》（北京，中華書局，1960），第十二冊，卷 385，頁 4333。 
91  同前書，第十五冊，卷 501，頁 5702。 
92  同前書，第十五冊，卷 501，頁 5701。 
93  同前書，第十五冊，卷 501，頁 5701。 
94 宋．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7 年再版），卷八十四，異人四，

宋師儒，頁 546：「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 
95《全唐文》，卷三百一，何延之，〈蘭亭始末記〉，頁 3059-2至 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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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在天台山國清寺訪學，這一天他去參訪天台第十三代祖師惠光大師看經之院後，

到其院僧人如日、文章兩人的宿房點茶，在回到他寄宿的房間之前，他去拜訪國清

寺的寺主，蒙寺主殷勤招待，如寺院待客之禮儀，點茶，有果子招待，並且請他喫

藥酒：  

（延久四年六月）十日戊午，天晴。午時參惠光大師看經之院，天台第十三

代祖惠光大師宗昱開講道場也。院主可明，年六十，出來默恭。 ﹍次禮

方等懺堂﹍﹍次入如日、文章房點茶。還房之次，參寺主院，令見懺法私

記并我心自空圖，感喜不少，為寫本借留已了。切切相留，點茶、菓子、

藥酒，望晚歸了。96

第二次同樣也是到國清寺主的房裡，寺主以菓子、茶和藥酒招待他。熙寧五年七月

十日，成尋為了要去五臺山巡禮事去拜訪天台縣知縣，回到國清寺之後： 

（延久四年閏七月）十日，﹍晚還寺，從寺主許有請，一行皆參，有菓、茶、

藥酒等。97

同年閏八月五日，成尋從天台縣回到國清寺，「酉時，寺主院有菓、藥酒等。」98熙

寧五年十二月廿六日，成尋從五臺山巡禮畢，返回汴京的太平興國寺傳法院，傳法

院是安置外國僧人的宿處。熙寧六年一月六日，「戌時，照大師房喫藥酒。」99

    僧人的飲藥酒，可能和自古以來人們相信酒有養生的功效有關，王莽在詔書中

曾說「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100宋代僧人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大．2131）

三，什物篇第三十七，敘述酒穀酒、果酒、藥酒三種，其後云：「漢書：酒者天之美

祿，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101

（二）唐宋僧人飲酒的背景 

  六朝以降以迄於明清，佛教教團飲酒之事時見諸記載，道端良秀認為這是因為

飲酒在中國有長遠歷史，故佛教的禁酒運動難以澈底推行的緣故。102本文則以這和

盛唐以後佛教信仰變化有關：一是基於南北朝以來逐漸流行的「聖僧」信仰，衍生

出以酒供養僧人的習俗。二係受到部分盛唐以後譯出密教儀軌中有以酒供祭的內容。 

  首先，基於南北朝以來逐漸流行的「聖僧」信仰，到了唐代衍生以酒供養僧人

                                                           
96《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 卷二，頁 49-50。 
97 同前書， 卷二，頁 57。 
98 同前書， 卷三，頁 79。 
99 同前書， 卷六，延久五年一月六日，頁 188-189。 
100 《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下，頁 1183。 
101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四冊，頁 1107c。 
102 道端良秀，〈佛教の酒─毒酒と藥酒〉，頁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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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俗。《宋高僧傳》敘述：唐代宗晉州僧人代病所顯示飲酒的神蹟，開啟了佛教信

徒以酒供養僧人之始： 

釋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大曆元年．登太行遊霍山．﹍﹍太守感之，

躬就迎請，移置大梵寺，別營甎浮圖，以藏其指節矣。由是檀信駢肩躡踵，

有寘毒於酒者，賄貧女往施之。代病已知，貧女紿之曰：「妾家醞覺美，

酌施和尚求福，況以佛不逆眾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女懼，

反飲，具以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兩脛，足地為之墳裂。聞者

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103

所謂的「聖僧」是諸佛菩薩、羅漢、聖人以不同的面貌和形式應化人間，他們的化

身常是出人意表的，唐代以後寺院中的食堂有「聖僧龕」，僧人入浴之前，也要替聖

僧準備一份用品。104聖僧顯化時，經常以奇異的行徑出現，如飲酒的僧人就是其中

的一種，宋祥符二年遷化的遇賢和尚「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

仙」，如嘔吐成酒黃，以酬酒值，後瘟疫盛行時，店家將它沃以酒，讓病者服用，飲

者皆癒，《嘉泰普燈錄》將他列於「應化聖賢」類。105宋代蘇州東禪寺僧人遇賢有

很多異事，又好飲酒，人們稱之為「聖僧」，又號為「酒仙」： 

酒仙名遇賢，俗姓林，在宋為蘇城東禪寺僧。人傳其事甚異，至號「聖僧」；

以其嗜酒故，又號「酒仙」。106

柯家豪研究《宋高僧傳》中關於喫肉喝酒僧人記載，都被重新界定為神力，係僧傳

作者將此不合戒律之事合理化的緣故，107其實，這種神力正是「聖僧」顯化的特質。 

  上述《宋高僧傳》有關僧人代病的記載應是可信的，唐宋時期，在家信徒確有

以酒供養僧人者，五代時敦煌歸義軍節度使也送酒給僧人龍辯等「麥酒壹瓮」，108鄭

炳林的研究指出：晚唐五代時期敦煌佛教教團並不限制僧尼飲酒，各寺院中的僧尼

普遍擁有酒，當時佛教教團對於各種活動中不合規定者的科罰之中，最常見的是罰

納酒若干。109如成尋《參天台五臺山記》一書中，有很多官員或俗家信徒送酒給他

                                                           
103 《宋高僧傳》（大．2061，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唐晉州大梵寺代病
師傳〉，頁 878-1。 

104 拙文，〈唐宋寺院中的聖僧與儀式空間〉，撰稿中。 
105 《嘉泰普燈錄》（1559， 七十九）卷二十四，應化聖賢，酒仙遇賢和尚，頁 434c。 
106 明．吳寬，《家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1255 冊），卷五十
三，〈跋林酒仙詩〉。 

107 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108 周紹良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市，吉林文史出版社，2000），卷九二一，五代敦煌
僧人龍辯，〈龍辯等謝司空賜物狀〉：「應管內麥外釋門都僧統、賜紫沙門龍辯、都僧錄

惠雲、都僧政紹忠，草鼓壹升，麥酒壹瓮，謹因來旨，跪捧領訖。（冊五，頁 12633）。 
109 鄭炳林、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科罰制度研究〉，《敦煌研究》，2004 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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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僧人的記載。正是因為有信徒以酒供養僧人，所以便有僧人開始討論僧人可

否飲此供養的酒？道世撰集《諸經要集》中，便引《十住毗婆沙論》（大．1521）

討論在家俗人以酒供養僧人是否有罪的問題，其答案是無罪，但僧人仍然不可飲此

酒： 

又十住婆沙論問曰：「若有人捨施酒，未知得罪以不？」答曰：「施者得

福，受者不得飲，故論云：是菩薩或時樂捨一切，須食與食，須飲與飲。

若以酒施，應生是念：今是行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便，教使離酒，得

念智慧，令不放逸。何以故？檀波羅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

是則無罪。」110

查龍樹菩薩的《十住毗婆沙論》中並沒有提及「受者不得飲」之句。
111
可見在俗家

信徒以酒供養僧人的情況下，道世想藉用龍樹菩薩來警示僧人不得飲酒。 

  事實上，還是有僧人飲了俗人所供養的酒，當時也有一些人對此提出了批評，

如蘇東坡認為有些僧人稱酒為「般若湯」，是文飾其名，認為是「不義」的： 

僧謂酒為「般若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竟無所益，

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不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異哉！112 

宋．竇子野撰《酒譜》「般若湯」條，也說：「北僧謂為『般若湯』，蓋廋辭以避法禁。」

113值得注意的是，此處說「北僧」稱酒為「般若湯」，似乎意味著南方僧人不用此稱。

梁武帝的禁斷僧人食用酒肉，他的權力所及只限於南方，隋唐帝國統一南北，是否

仍然貫徹梁武帝以政治力干預僧團內部生活的政策？也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第二、部分密教儀軌的影響。雖然絕大多數的密教經典都是禁止飲酒的，114但

盛唐以後一些漢譯的密教儀軌有以酒肉為祀者，如「又毘那夜迦呪法」：

﹍﹍如是作法乃至七日，隨心所願，即得稱意。正灌油時，數數發願，復

用蘇蜜_和麨作團，及蘿蔔根，并一盞酒，如是日別新新供養，一切善事隨

意成就，一切災禍悉皆消滅。其所獻食必須自食。始得氣力。115

不僅以酒奉祀，還必須飲所供養的酒，這可能給予某些僧人飲酒提供了合法性。密

                                                                                                                                                    
2期，頁 51-52。 

110 《諸經要集》（大．212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四），卷十七，酒肉部第二
十六，頁 

111 《十住毘婆沙論》（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六冊），卷七，頁 56b。 
112 宋．蘇軾撰，王松齡點校，《東坡志林》（北京，中華書局，1981），卷二，道釋，僧文
葷食名，頁 39。 

113 宋．竇子野撰《酒譜》（河北教育出版社，1995），頁 335。 
114 《大日經持誦次第儀軌》（大．560，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八冊）云：「諸酒木

菓等漿可以醉人者。皆不應飲噉。」，頁 187。 
115 《陀羅尼集經》（大．901，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八冊），又毘那夜迦呪法第五
十 ，頁 8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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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對於僧人飲酒的影響，可以從宋真宗的詔令中反映出來。宋真宗景德四年（1007），

曾經一度下令：在寺觀百步之內，不許賣酒肉；如果有賣酒肉五辛等物給僧尼、道

士的人，要處以重罪： 

（景德）四年，詔京城鬻酒肉者，並去寺觀百步之外；有以酒肉五辛酤市於

僧道者，許人紏告，重論其罪。116

天禧元年（1017）四月，因為新譯的《頻那夜迦經》的內容中，有以葷血為祀的記

載，真宗下令此經不得入藏，並且諭令不得再翻譯含有此類內容的經典： 

天禧元年四月，詔曰：金仙垂教，實利含生；貝葉謄文，當資傳譯。苟師

承之或異，必邪正以相參，既失精詳，寖成訛謬；而況葷血之祀，甚瀆於

真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理。其新譯《頻那夜迦經》四卷，不許入藏。

自今後，似此經文，不得翻譯。117

除了《頻那夜迦經》不許入藏之外，此一詔令中還提到了「況葷血之祀，甚瀆於真

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理」，此二者都暗暗指涉部分的密教的經典。真宗這些舉動，

被《佛祖統紀》重新登錄在卷五十一「聖君護法」。118因為真宗所維護的是佛教最基

本戒律之中的兩項：酒戒和不殺戒。 

  可能由以上原因，出現了部分僧人飲酒的情況，不過，佛教的戒律還是在，僧

團中還是有很多僧人堅持酒戒的，雖然律典允許以酒治病，但有的僧人寧死也不願

破戒，有的僧人在生病時，飲酒治病，但是病癒之後始終耿耿於懷。如北宋溫州靈

巖德宗禪師寧死也不肯以酒藥，認為不可破戒而逃死。119

  又如成尋雖常常喝酒，但他有時候想到戒律以及喝酒犯戒的罪報時，也會有所

退縮。如熙寧五年十二月九日，成尋到了太原府平晉驛過夜，當日太原府知府龍圖

送菓菜和各種食物，以「酒大九瓶」，成尋留下兩瓶：給通事一瓶，小師等人一瓶，

其餘七瓶就退回去了。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是留下一瓶給小師等僧人，而在後來成

尋和大家一起用飯時，似乎喝了酒。 

（延久四年十二月）九日癸未，天晴。﹍﹍過十五里至大原府平晉驛宿，未

二點止了。龍圖送菓飯種種食、酒大九瓶，而通事一瓶，小師等一瓶留下，

七瓶返納了。食次有酒，珍菓十許種，中兩三種分留已了。120

                                                           
116 《佛祖統紀》（大．2035，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九冊），卷四十四，法運通

塞志十七之十一，頁 403a。 
117  同前書，卷四十四，法運通塞志十七之十一，頁 405-3至 406-1 
118  同前書，卷五十一，歷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一，聖君護法，頁 452b。 
119 《嘉泰普燈錄》卷（1559， 七十九）第十二 ，「宣和辛丑六月二十三日應供次，偶中油

毒病革，門人請以酒進藥，師叱曰：「有生則有死，可破戒而逃死乎？」乃揮偈曰：「一

住二十四年，隨宜建立因緣《如今去也何時節，風在青松月在天。」飲目而化。」頁 366b。 
120《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 卷五（延久四年十二月），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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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十日），知府龍圖請他到知府邸用齋，齋後命人送他回驛館，未時，酒

十五瓶送之，又命人送了十五瓶酒：指定要給成尋四瓶，老小師二人和通事每人各

兩瓶，五位小師各一瓶，結果成尋念及戒律和破戒所招致的罪報，僅留下給通事的

兩瓶酒，而將其餘給包括自己和其他僧人的十三瓶酒全都退回去了，他自述這種做

法是「依思罪報」的緣故： 

十日甲申，天晴。卯時，龍圖送粥。﹍﹍未時，酒十五瓶送之，予四、老

小師二人、通事各二，五小師各一瓶，如前每瓶一斗。即通事二瓶留下，

十三瓶返上已了，依思罪報也。121

    在社會上有俗人以酒供養僧人的情況下，或者是在一些密教儀軌中，有酒的供

獻，僧人飲酒在法令上不被認為是不合法的，如真宗並沒有下令不許僧人飲酒，而

是下令不准商家賣酒肉給僧道。那麼，僧人飲藥酒就更不成問題了，在《太平御覽》

中有一則故事中，唐代會稽尉李師旦稱「飲酒法所不禁，況乃飲藥酒耶？」122乎可

以借用來說明藥酒在某些寺院中存在的合法性。 

  不僅有僧人如成尋者，一面飲酒，一面想到佛教酒戒和破戒的罪報，還有些僧

人更在戒律的注疏中，指出「不得言有疾，欺飲藥酒」，似乎指責僧人飲藥酒的行為

是假稱有疾而行犯戒之實。宋．元照《四分律行事鈔資持記》（大．1805）卷上釋標

宗篇，對某些僧人這種不遵守戒律的行為，更提出了嚴厲的批評： 

即世學者，說律訓人，自貿椹衣，言遵王制。夜粥晏齋，謂是隨方；非時

噉飯，妄言未必長惡；貪飲藥酒，便言有病療治。不學愚僧，傳為口實，

誣聖亂法，豈復過是。來者有識，慎勿隨邪。
123

五、 寺院養生藥物的背景----唐宋世俗社會中的養生風氣 

  前述寺院僧人食用各種養生藥品的情形，並不是寺院所獨有的，事實上，.僧人

所食用的藥品是唐宋社會養生文化的一部分。唐宋時期，上自皇帝，下至庶人都很

重視湯藥和丸藥。皇帝有時賜給大臣茶和湯藥，或者藥酒；而在特定的季節裡，也

有不同的賞賜：夏日賜給「夏藥」，冬天賜給「臘藥」。另外，有時也賜給大臣和少

數僧人珍貴的乳藥和金石之藥。 

  唐宋時期養生的觀念可以追溯到《神農四經》「上藥延命、中藥養性，下藥去疾」

之說，而到東晉葛洪撰《抱朴子》一書時，已經形成一完整的體系： 

抱朴子曰：《神農四經》曰，上藥令人身安命延，昇為天神，遨遊上下，

                                                           
121 《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 卷六（延久四年十二月），頁 171。 
122《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九，嗤鄙二，李師旦，頁 2018。 
123《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四十冊，頁 1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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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役萬靈，體生毛羽，行廚立至．又曰，五芝及餌丹砂、玉札、曾青、雄

黃、雌黃、雲母、太乙禹餘糧，各可單服之，皆令人飛行長生．又曰，中

藥養性，下藥除病，能令毒蟲不加，猛獸不犯，惡氣不行，妖併辟．124

這種看法發展到唐宋時期，就逐漸發展出「善服藥者，不如善保養者」、「病後能服

藥，不如病前能自防」。125同時，也衍生依季節調養服食之法。 

  在《抱朴子》卷十一〈仙藥〉一書中，列舉了許多延命的藥物，可分為兩類，

一是礦石的藥，一是植物性的藥草，而以礦石的藥較為高等： 

仙藥之上者丹砂，次則黃金，次則白銀，次則諸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

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糧，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

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硫黃[九]，次則石 ，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

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樓、黃連、石韋、楮實、象柴，﹍﹍126

其中礦物性的藥，就是魏晉以迄於唐、宋時期，不少上層人士所服用的石藥，稱為

「寒食散」，或稱為「五石散」。余嘉錫〈寒食散考〉首先對此有詳細的考證，近年來

蔣力生〈《外台秘要方》服石文獻研究〉，對於從魏晉迄唐代的服石內容有更詳細的

研究。127然而，關於植物方面的服食，則少有人討論，而這一部分正是影響及唐宋

時期人們所飲的湯藥，唐人常飲用的是茯苓湯、赤箭湯、黃耆湯、雲母湯、人參湯、

橘皮湯、甘豆湯。宋人所飲的湯藥有：豆蔻湯、木香湯、桂花湯、破氣湯、玉真湯、

薄荷湯、紫蘇湯、棗湯、二128宜湯、厚朴湯、五味湯、仙朮湯、杏霜湯、生薑湯、

益智湯、茴香湯、橙麴蓮子湯、蜜湯、橘紅湯。129

  唐代社會中可以說是以皇帝領頭注重延命養生，唐玄宗本人曾經讀了仙經，找

到了一個神方，做成仙藥，分給他的兄弟，要和他們一起能夠長生不死「同保長齡，

永無限極」。130他的弟弟李憲去世時，尚食局原先為他準備的千色味之中，就包括了

                                                           
124 晉．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第二版），仙藥

卷十一 ，頁 177。 
125 宋．陳直撰 ，元．鄒鉉編次，元．黃應紫點校，《壽親養老新書》（北京，團結出版社, 1994），
卷四，保養。按：本書第一卷為宋代醫學家陳直撰．本名養老奉親書（成書不晚於 1085 年）．

第二卷以後．則元大德中泰寧鄒鈜所續增為《壽親養老新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一百三，子部十三，醫家類，壽親養老新書四卷，頁 2096 。 
126《抱朴子內篇校釋》，仙藥卷十一，頁 177─178。 
127 余嘉錫〈寒食散考〉，收入：《余嘉錫論學雜著》（北京，中華書局，1963）。 
蔣力生〈《外台秘要方》服石文獻研究〉，收入：唐．王燾撰，高文鑄等校注研究，《外台秘

要方》（北京，華夏出版社，1993），頁 1166-1183。 
128《舊唐書》，卷十六，穆宗紀，長慶四年，頁 504。 
129 拙文，〈「客至則設茶，欲去則設湯」 ──唐、宋時期世俗社會生活中的茶〉，《燕京學

報》第十六期。（2004） 
130《舊唐書》，卷九十五，睿宗諸子，讓皇帝憲傳：「玄宗既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搆其間，

而友愛如初．憲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玄宗尤加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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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酒三十餘種。131另外，《舊唐書》也記載唐穆宗「餌金石之藥」。132

  唐朝皇帝還將這種觀念和方法透過賜藥的形式，推廣及於大臣將帥。當時社會

上注重依季節攝養的觀念，有所謂的的「夏藥」和「臘藥」，皇帝經常賜大臣和在外

將帥這兩類藥物。由於茶也有益於健康，宋代日本來華僧人榮西著有《喫茶養生记》

中，卷首就說「茶也，養生之仙藥也，延齡之妙術也。」133所以經常是「茶、藥」

並賜。134唐代臘日賜藥似乎是常例，故玄宗〈答張九齡謝賜藥〉批云：「臘日所惠。

固其常耳。」135至於夏藥、臘藥是那些內容呢？《南宋館閣錄》卷六，「夏臘藥」條

有具體的說明，夏藥包括大順、五苓、香薷、三倍、駐車、桂苓，臘藥則是：蘇合、

鹿茸兩種，這些藥物或是煎湯，或是做成藥丸。 

自提舉官以下，等第分送秘書省日歷所、國史院，皆依例，夏：大順、五

苓、香薷、三倍、駐車、桂苓。香薷養脾，理中消暑水瓢。冬：蘇合、鹿

茸，養脾理中，嘉禾匀氣，潤補橘皮，煎其品數，改丸修合，日稟議焉。136

  關於臘藥，從唐代以來主要是在臘日賜給大臣冬季的護膚和護唇的藥品──即

「面膏」和「口脂」，137用現代的話來說，就是面霜和護唇膏。其中唇膏以紅雪口脂

和祡雪口脂最為珍貴，《癸辛雜識別集》云：  

和劑惠民藥局，當時製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有官。﹍﹍獨暑藥、臘

藥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隸御藥，其實劑局為之。稍精緻若至寶丹、紫雪

膏之類，固非人間所可辦也。138

這些護膚的面霜和護唇的唇膏，其作用是保護臉上的肌膚免受寒霜凜風的侵害，如

唐德宗貞元十七年，賜杜相公「臘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金花銀合二、金稜合

                                                                                                                                                    
範等書曰：「﹍﹍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神方，古老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

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頁 3011。 
131 同前書，卷九十五，睿宗諸子，讓皇帝憲傳：「及將葬，上遣中使敕璡等務令儉約，送終

之物，皆令眾 見．所司請依諸陵舊例，壙內置千味食，監護使、左僕射裴耀卿奏曰：「尚

食所料水陸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 及馬牛驢犢鹿等肉，並諸

藥酒三十餘色．儀注禮料，皆無所憑．﹍﹍」 
132 同前書，卷十六，穆宗紀，頁 504。 
133 榮西，《喫茶養生記》，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東京，佛書刊行會,1913-1918）第

27冊，頁 419。 
134 關於唐宋皇帝賜茶、藥，請參見拙文〈「客至則設茶，欲去則設湯」 ──唐、宋時期世俗
社會生活中的茶〉。 

135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北京，中華書局,1983第一版），卷三十七，玄宗，〈答張九
齡謝賜藥批〉：「臘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嘉名。與卿共之。何足為謝。」頁

406-1。 
136 宋．陳騤撰，張富祥點校，《南宋館閣錄》（北京，中華書局，1998），卷六，頁 72。 
137《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五，權德輿三，〈為趙相公謝賜金石凌表〉，頁 4958-1。 
138 宋．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識》（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第二版）別集上，和

劑藥局，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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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劉禹錫代撰的謝表中就稱「雕奩既開，珍藥斯見，膏凝雪瑩，含液騰芳。頓光

蒲柳之容，永去癘疵之患。」139  

  臘藥中也還包括一些丹丸，如上述的「至寶丹」，其用途不詳，但從人們以「至

寶丹」來形容好言富貴的詩，可知它是很珍貴的丹藥。140除此之外，如唐玄宗曾賜

張九齡鹿角膠丸、141賜李林甫吃力伽丸等。142 另外，還有「虎頭丹」，《武林舊事》

卷三，歲晚節物： 

臘月賜宰執、親王、三衙從官、內侍省官，并外閫、前宰執等臘藥，係和

劑局方造進，及御藥院特旨製造，銀合各一百兩，以至五十兩、三十兩各

有差。伏日賜暑藥亦同。﹍﹍八日，﹍﹍醫家亦多合藥劑，侑以虎頭丹、

八神、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臘藥」。143 

  風藥是臘藥中很重要的一個項目，宋．陳元靚編《歲時廣記》一書中「送風藥」，

引《歲時雜記》： 

醫工以臘月獻藥，以風藥為主，亦有獻口脂、面藥及屠蘇者。144

皇帝賜給大臣的臘藥中也有這一項，《初寮集》卷四：〈謝賜臘藥表〉云：「臣某言，

伏蒙聖恩，賜臣御筆金花牋詔書、臘晨風藥一銀合者。」145此外，臘藥還包括製作

湯藥的藥材。？〈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臘藥敕書〉裡，就提及所

賜的臘藥是供製作湯藥的藥材：「卿綏拊四南，勤勞夙夜，歲華云晏，寒氣方凝，特

頒湯液之良，往助節宣之用。」146

  又，皇帝在賜給臣下藥物時，通常是將它置於金、銀製造的盒子裡，稱為「金

合」或「銀合」，連同金、銀合一併賜予。以金、銀器裝盛藥物，主要是因為金、銀

                                                           
139 《全唐文》，卷六百二，劉禹錫〈為淮南杜相公謝賜歷日面脂口脂表〉，頁 6083-1。 
140 丁傅靖輯，《宋人軼事彙編》（北京，中華書局，1981），卷十一，王珪：「王
岐公詩，喜用金玉珠璧字，以為富貴。其兄謂之「至寶丹」。後山詩話、王直方

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丹」。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作些富貴語，

看如何。」思索數日，得一聯云：「脛脡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琉璃。」頁 527。

141 《全唐文》，卷二百八十九，張九齡〈謝賜藥狀〉：「右。高力士宣奉恩旨。賜臣等鹿角

膠丸及駐年面脂。有命自天。感戴兼至。」頁 2937-1。鹿角膠丸的功用據《聖惠方》三，

治虛勞腰疼痛諸方，鹿角膠丸：「治虛勞腰疼痛，不可行步，宜服鹿角膠丸方。」頁

311。 
142 《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三，苑咸〈為李林甫謝臘日賜藥等狀〉：「右。昨晚內使曹侍仙

至。奉宣聖旨。賜臣臘日所合通中散駐顏面脂及鈿合。並吃力伽丸白黑蒺藜煎揩齒藥等。

﹍」- 3372-1。 
143 《武林舊事》卷三，歲晚節物，頁 46。 
144 宋．陳元靚撰，《歲時廣記》，收入：《歲時習俗資料彙編》（臺北，藝文印書館，1970）
第 7冊，卷三十九，臘日，送風藥，頁 1196。 

145 宋．王安中，《初寮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7冊），卷四。 
146 宋．汪應辰《文定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8冊），卷八，頁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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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養生也有關連，147《史記》記載方士李少君對漢武帝說：丹砂可以化成黃金，

用它做成飲食器，則可以益壽延年。唐宋時期，茶不但是日常生活重要的飲料，它

同時也被視為一種養生的藥物，148飲茶的器用則以「以金銀為上」，149這也可以說明

為什麼出土的唐代金銀器大都是飲食器皿，陝西西安近郊何家村出窖藏金銀器裡，

裝的大多是養生的藥品。150

  皇帝臘不僅賜臘藥給朝臣，有時候也賜給戌邊的將士，劉禹錫〈謝敕書賜臘日

口脂等表〉： 

今日中使某官至，奉宣詔書，賜臣及將士臘日口脂、香藥、紅雪等。﹍﹍

特降璽書，重加靈藥，潤之膏液，襲以蘭芳，期美疢以蠲除，冀頹顏而可

駐。殊私不遺於一物，曲澤下及於三軍。151

至於暑藥，除了前面提到的大順、五苓、香薷、三倍、駐車、桂苓等藥材之外，還

包括金石凌、紅雪等，如唐？宗曾在夏日賜令孤楚金金石凌、紅雪各一兩，152據《本

草綱目》：金石凌和紅雪都是解熱結的藥。153另有「冰壺散」，《朱子語類》敘劉錡作

戰之前，都先備暑藥，注云：「暑藥以薑為之，與今冰壺散方大概相似。」154冰壼

散的作用是「治中暍，解暑毒煩躁。」155除此之外，暑藥也有製成湯藥者，如紫蘇

熟水，156如宋人黃天麟常行善事，「居當通衢，夏月每虔製暑藥，以飲行者。」157

  從唐宋時期受賜暑藥、臘藥的大臣的謝狀中，可知這兩類藥的作用主要是調養，

如．王安石〈撫問河北西路臣寮兼賜夏藥口宣〉就說： 

                                                           
147 盧兆蔭，〈關於金銀器的幾個問題〉，《文物天地》，1985 年第 6期，頁 56。 
148 來華的日本僧人榮西著《喫茶養生記》，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東京，佛書刊行

會,1913-1918），第二十七冊，卷上云心臟好苦味，故喫茶有益於心臟：「以上末世養生之

法如斯，﹍﹍唐醫云：若不喫茶人，失諸藥効，不得治病，心臟弱故也。」頁 421。 
149蔡襄，《茶錄》（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 47 冊，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
四，總頁 732。 

150 耿鑒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裡的醫藥文物〉，《文物》，1972 年第六期，頁 56-58。 
151《全唐文》，卷六百二，劉禹錫，〈謝敕書賜臘日口脂等〉，頁 6082-2。 
152 《全唐文》，卷六百五十一，元稹〈為令狐相國謝賜金石凌紅雪狀〉：「右。中使竇千乘

至。奉宣進止。以臣將赴山陵。時屬炎暑。賜前件紅雪等。」頁 6609-1。 
153 明．李時珍，《本草綱目》（北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卷三，百病主治藥，火熱：
「朴消胃中結熱。 紫雪、碧雪、紅雪、金石凌，皆解熱結藥也。」頁 152。 

154 宋．黎靖德，王星賢點校，《朱子語類》（台北，華世出版社，1987），卷一百三十二，
本朝六，中興至今日人物下，頁 3166 。 

155 朝鮮．金禮蒙等收輯，浙江中醫研究所、湖州中醫院校點，《醫方類聚》（北京，人民衛

生出版社，1981-1982），第一冊，卷二十六，諸暑門二，聖濟總錄，中熱暍，冰壼散，頁

705。 
156 顧嗣立編，《元詩選》（北京，中華書局，1987），初集，甲集，方回《桐江集》，〈次
韻志歸〉十首 ：「未妨無暑藥，熟水紫蘇香。」頁 197。  

157 元．吳澄，《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冊），卷八十五，〈黃
愚泉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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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勑卿等；時方欝蒸，氣或疵癘，永惟黎獻，方寄外憂，當有分頒，以助

調養。158

宋．劉才邵〈撫問統制田師中、岳超、王權、劉表賜銀合臘藥口宣〉云： 

有勅：卿任屬總戎，實膺重寄，時當凝沍，宜慎保調，珍劑分頒，式昭眷

意。159

除了調養的暑藥和腊藥之外，唐、宋的上層階級也服用礦石性的藥物，皇帝也經常

賜一些礦石的藥物給大臣們，最常頒賜的礦石藥是石鍾乳。唐代貴族文士服丹藥和

石散的事實，除了文獻資料外，還有出土文物作為佐證，一九七０年陝西西安南郊

何家村唐代租庸使劉震的宅第，160出土兩瓮唐代窖藏文物，包括金銀器皿271件，以

及一些藥物：丹砂（光明紫砂、光明砂、光明碎紅砂、次光明砂、紅光丹砂、朱砂、

井砂）、石鍾乳、白石英、珊瑚、金屑和金箔、蜜陀僧、琥珀。161另外，還出土了煉

丹的專用器具「石榴罐」，其中出土的藥物中鍾乳石、紫石英、白石英可以配製「三

石更生散」，其效果和五石散相仿。162唐朝皇帝經常頒石藥給大臣，唐太宗因太子右

庶子高季輔數度上言得失，賜他「鍾乳一劑」，並且說「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163似乎唐朝皇帝有在端午節頒賜大臣鍾乳之習。164

  另外，皇帝也有賜金石凌、藥金（服食用的金）等藥。根據葛洪《抱朴子》關

於上藥的敘述，黃金是僅次於丹砂的藥：「仙藥之上者丹砂，次則黃金，次則白銀，

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黃。」因此，黃金也是服食的

礦物性的藥物之一。權德輿〈為趙相公謝賜金石凌表〉中稱，皇帝賜趙相公金石凌，

以及金石凌方和服食的方法。165唐玄宗曾賜中書舍人苑咸藥金，還令內侍輔朝俊教

他服金之法，苑咸〈謝賜藥金盞等狀〉云： 

                                                           
158 宋．王安石，《臨川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5冊），卷四十八，頁
十六。 

159 宋．劉才邵撰，《檆溪居士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0冊），卷七，頁
二十七至二十八。 

160 齊東方，〈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年代〉，收入：陝西歷史博物館、北京大學考古文博

院、北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遺寶精粹》（北京，文物

出版社，2003），頁 12-16。 
161 耿鑒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裡的醫藥文物〉，《文物》，1972 年第六期，頁 56-58。 
162 同前文，頁 60。 
163 《舊唐書》，卷七十八，高季輔傳，頁 2703。 
164 唐．劉肅撰，許德楠, 李鼎霞點校，《大唐新語》(北京，中華書局, 1984)，卷七，客恕第
十五，頁 109-110 -：「端午日，玄宗賜宰臣鍾乳．宋璟既拜賜，而命醫人鍊之．醫請將歸

家鍊．子弟諫曰：「此乳珍異，他者不如，今付之歸，恐招欺換．」璟誡之曰：「自隱爾

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誠，猶恐不至，矧有猜責，豈可得乎？」 
165《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五，權德輿〈為趙相公謝賜金石凌表〉：「臣憬言。伏奉恩敕。賜

臣金石凌并方及服法。并金花銀合一。」頁 4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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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內給事袁思藝奉宣聖旨，賜臣藥金盞一匙，並參花蜜餘甘煎及平脫合

二；平脫一作平晚兼令中使輔朝俊親授昨所賜金方法者。伏以聖澤無涯，

已沐九天之施；真方不祕，更示八公之法。王人俯及，寶器仍頒，自昔名

臣，近代良佐，雖功業攸著，或不承此賜。況臣才不逮古，雨露之澤逾深，

任重當時，涓塵之效無補，仰瞻元造，上答何階。無任感戴之至。166

至於服食藥金有什麼好處呢？孔戣曾受皇帝賜藥金，他在謝表中稱「上藥本於金精。

足以蠲除疫癘」；167的苑咸在另一次的受賜的謝狀，稱它除了對身體有所補益之外，

還可以駐顏不老，長命延年: 

右。內給事袁思藝至，奉宣聖旨，賜臣江東成金二挺。若服之後，深有補

益，兼延駐者。伏以仙方所祕，靈藥稱珍，必候休明之辰，上益無疆之壽。

不意復迴天眷，念及微臣，賜九轉之金，駐百年之命。﹍﹍。168  

除了上述的養生藥物之外，皇帝有時也賜藥酒。如宋真宗賜太尉王旦藥酒「蘇合香

酒」，助他保養身體，由於甚有效果，皇帝也賜給近臣，並且告以合此藥酒之方，從

此士庶之家都仿效飲此藥酒：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缾，令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

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

酒，以蘇合香丸一兩同煑，極能調五臟，却腹中諸疾，每冒寒夙興，則飲

一杯。」因各出數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為之，蘇合香丸盛行於

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金》、《外

臺》，治疾有殊效，予於良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

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祥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

也。169

  以上所述唐、宋時期社會中所流行養生的藥物，也都見於同一時期的寺院裡，

由此可見，僧人雖然逃離世俗生活，棲居寺院之中，但他們所服用的丸藥、乳藥、

石藥、藥酒，和世俗社會的養生藥品並無太大的差別。  

                                                           
166 同前書，卷三百三十三，頁 3372-1- 3372-2。 
167 同前書，卷六百九十三，孔戣〈謝賜手詔兼神刀藥金狀〉，頁 7109-1。 
168 同前書，卷三百三十三，苑咸〈謝賜藥金狀〉，頁 3372-2。此文作者一作孔戣，見《全唐

文》卷六百九十三，頁 7110-1。 
169 宋．彭乘撰，《墨客揮犀》（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36，成都，巴蜀書社，2000），卷
八，頁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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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唐宋時期社會上普遍流行著養生的湯藥和藥物，這種養生文化也影響及當時寺

院的生活。禪宗的清規將養生的湯藥溶入寺院生活的儀規裡，同時在宗教儀式裡，

湯藥也成為禮拜的供養品、並且用以祭祀亡僧。170在日常生活中，僧人也喫各種丸

藥、乳藥、石藥和藥酒。此外，也使用養生的枕頭，北宋五臺山十寺副僧正承鎬曾

贈送成尋兩個「五課藥枕」，171《雲笈七籤》卷四十八有〈神枕法并敘〉，稱此方是

「女簾以此方傳玉青，玉青以傳廣成子，廣成子以傳黃帝。」172宋．王堯臣等人編的

《崇文總目》卷十，道書七，列有《藥枕方》一卷，173無論是神枕或藥枕，都淵源自

神仙道教，174而非來自佛教。 

  服食餌藥這類養生思想是從道家孕育出來的。這種思潮深深地浸透六朝以後的

社會，寺院生活也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的，僧人在出家之前，就是受社會文化影響

的，因此寺院生活薰染社會習俗風尚也是很自然的。再則，佛教初傳之時，往往依

附黃老和道教以傳教，有些早期僧人也嫻習養生之術。如東晉名僧支遁「雅好老莊」，

175他曾和道俗二十四人在吳縣土山墓下，共修一日一夜的八關齋，齋會結束後，大

家紛紛散去，支遁便獨自登山採藥。176另如：東晉僧人單道開服食各種植物和礦石

的藥物十餘年：「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復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數枚，數日

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年後，不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不臥。」177一

直到唐宋時期，像這樣講求養生服食的僧人不絕如縷。178

雖然佛教教團中有人覺得「服食非佛盛事」，179但道家各種養生之方，卻一直流

行在佛寺之中。寺院不僅是吸收了世俗社會中道家淵源的養生藥品，它並且有所新

                                                           
170 拙文，〈唐宋時期寺院中的茶與湯藥〉。 
171《參天台五臺山記 : 校本並に研究》，卷五，延久四年十二月十一日，頁 166。 
172 宋．張君房校輯《雲笈七籤》，收入：湯一介主編，《道學精華》（北京出版社，1996），
卷四十八，頁 2011。 

173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收入：許逸民、常振國編，《中國歷代書目叢刊》第一輯（北

京，現代出版社，1987），卷四，頁六十三。 
174 吉元昭治，〈神枕（藥枕）〉，收入：牧尾良海博士喜壽記念論集刊行會編，《牧尾良海

博士喜壽記念．儒、佛、道三教思想論考》（東京，山喜房佛書林株式會社，1991）。 
175《高僧傳》，卷四，義解一，支道林傳，頁 349-3。 
176《廣弘明集》，卷三十，沙門支道林〈八關齋詩序〉：「余既樂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

遂便獨住，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路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藥。」頁 350-1。 
177 《高僧傳》，卷九，單道開傳，頁 387b。 
178 《宋高僧傳》，卷二十，唐洛京慧林寺圓觀傳，圓觀和他俗家好友李源一起到四川的青城

峨眉等山洞求藥，頁 839c。 
179 比丘尼傳（大．206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冊）卷二，宋廣陵中寺光靜尼傳，

頁 939b。劉宋時期比丘尼光靜「絕穀餌松」，身體力行辟穀養生，後來一位比丘法成告訴

她「服食非佛盛事」，光靜才恢復食用米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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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普濟方》中有「甘露湯」，就是出自於京口甘露寺。180隋代智顗的疾病觀除了

祖述一些佛典的觀念之外，也有傳統醫學和道教醫學的影子；181這是因為他受南北

朝末年中國僧人曇靖撰述的《提謂波利經》影響之故，此書將佛教的五戒，和儒家

的五常、陰陽五行結合在一起，五戒神掌管人五臟六腑的機能，依此可以長壽不死。

182到了宋代，佛教的養生法中更加入了密教的成分，183來華參學日本僧人榮西（1141

─1215）所撰《喫茶養生記》一書中，敘及養生之法有飲茶、服桑，以及運用密教

經典和儀軌，如《尊勝陀羅尼破地獄法秘鈔》對五臟、五行和五味的關連、再配合

《五藏曼荼羅儀軌鈔》中的手印和真言加持，使五臟永無病患。另外，他也記載了五

種因鬼魅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用桑治療，「頗有于受口傳于唐醫矣，亦桑樹是諸佛

菩提樹，擕此木天魔猶以不競，況諸餘鬼魅附近乎！」184這似乎是在當時流行的醫

方中，加上佛教的成分。由此可見，道家養生思想及其實踐對佛教教團實有不淺的

影響。 

 

 

                                                           
180明．朱橚等編，《普濟方》（北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9 年一版，1982 年三版），

卷三十六，胃腑門，胃反附論，頁 909。 
181 安藤俊雄，〈治病方として天台止觀〉，《大谷大學研究年報》，二十三號。 
182 中嶋隆藏，〈疑經に見える疾病．養生觀の一側面─「提謂經」とその周邊〉，
收入：坂出祥伸編，《中國古代養生思想の綜合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2
年二刷）

183田中文雄，〈「五輪九字秘釋」と養生思想〉，坂出祥伸編，《中國古代養生思想の綜合研

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2 年二刷） 
184 《喫茶養生記》卷下，頁 42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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